
忆与费老关联的二三事
陈志强
我对费孝通教授是早就景仰的。1992年，我在吴江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他刚写成、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这本书收入他自19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及其企业的发展，和在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于这本厚厚的书，我放在床头，不时去翻翻看看。不想，在几年后，阅读此书对于我完成一个写作任务倒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怎么会领受这个写作任务，是缘于吴江政协。1989年秋，我还在平望工作，当时吴江县政协联络科的陈学忠和芮思远两位同志来找到我，说吴江政协要举办庆祝新中国政协成立四十周年系列活动，其中一个活动是举办大型灯谜展猜会，要我提供几百条尽量与政协、统战、吴江等有关的谜题。我如期完成任务后，得到了吴江政协的首肯，特别是得到了时任吴江政协主席朱士声的赞扬。下一年，吴江政协文教社会事业委员会聘请我担任该委的特邀委员，王斐副主席和周志明主任特地到平望给我送来了聘书。
1993年初，我调到吴江市商业局工作。两年后，吴江市政协为纪念费孝通教授首访江村60周年，承接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项目”之一的“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课题，由徐静柏主席挂帅，王斐副主席具体负责，吴江政协文教社会事业委员会和文史委员会一起参与，另外聘请吴江各界一些人士参与课题的调研与撰写，当时在吴江教育局工作的钱一舟女士担任课题负责人，我因是文教社会事业委员会的特聘委员，又由是年接任吴江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吴国良的推荐，成为了该委的特聘委员，因此，我接受了两个任务。一是撰写商业方面的课题报告；二是与吴江文史委员会原主任庄树强一起编写《费孝通访问江村概述》。
先来说所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我从1976年初从乡下返城后，就在商业部门工作，1993年初起在吴江商业局办公室工作，因此，对于商业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既是步费老的后尘，从“江村”延伸至“江镇”，那研究方法当然也要像费老一样，进行“田野作业”，到实地去调查，去采访知情人。因此，我随大家或自己单独去了庙港好多次，还到以前庙港周边的一些集镇、古村落去，如陆家港、更楼港、五界亭等。在去的时候，也不单是到供销社和集体商业公司的办公地方去，更多的是深入商店、村落等，向从事在第一线的商业经营人员了解信息。经过数月的调研、撰写和数次修改，近两万字的课题报告终于完成了。此文我将之作为翌年参加党校学习的毕业论文，居然也受到主持论文答辩老师的首肯。
第二个任务是与庄树强一起编写《费孝通访问江村概述》。关于费老访问江村，以前吴江档案局仇怀耕副局长已有一些记述，但不是怎么详细，记得次数也不多，因此，政协领导要求尽量要写得详细一点，特别是要加入费老每一访的背景资料，具有资料性和可读性。我和庄主任领受这个任务后，不敢怠慢，首先去档案局查实有关资料，去庙港和开弦弓村寻访当事人和知情人。关于背景资料，我前几年买的那本《行行重行行》派上用场了。于是，我重新细细阅读费老的这本著作。费老在这本著作里，从家乡吴江写到整个长三角，从福建、广东、海南写到华北、西北、西南，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写到苏南模式，从“小城镇大问题”写到“镇长们的苦恼”……费老真是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思维敏锐，见解独到精辟，令人叹服。我一边学习，一边把有关文章的内容和精神融合到《费孝通访问江村概述》中。当时费老从1936年夏天首访开弦弓村起至1996年4月，总共访问了该村19次，经数月的努力，稿子出来了，字数16000余字，每篇近似一篇千字文了。政协的领导很是慎重，将文稿寄给了时在北京的费老，荣幸的是费老圈阅了此文，并在文末署了他的名字（此件应由前些年归吴江档案局入档了）。如此，这费老十九访江村的内容应该是比较真实，比较具有权威性了。不久，此文由《吴江日报》分十九次予以连载。在1996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江村——江镇》一书里刊载了此文。后来，2002年6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庙港镇志》也刊载了此文。
令人更为荣幸的是费老在1995年5月十八访江村后，于是年秋天两度来到吴江，期间在吴江宾馆接见了“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课题组人员。费老在接见中，从苏南的乡镇工业谈到北方乡镇的工业，从他早年的社会调查和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地的“行行重行行”到“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课题组的社会调查，娓娓道来，我和同仁们都听得完全入神了。当时费老已年届86高龄，为让他好好休息，我们一行就不得不告辞了。此事至今虽然已过二十五年，但费老慈祥的面容，浓浓的乡音，至今仍浮现在眼前，萦绕在耳边。
1996年4月7日上午，费老又一次在吴江宾馆接见“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课题组人员，并再次与大家合影留念，还欣然为《江村——江镇》一书题写了书名。遗憾的是，那天我正巧出差在外，没能参加费老的接见。更为遗憾的是《江村——江镇》一书书首刊载费老接见课题组的照片用的是第二次的照片。但想到我已参加一次接见，并能有费老签名圈阅的文章刊载在此书中，已实是万幸的了。更加令人兴奋不已的是1996年9月19日，费老二十访江村后，他出席在吴江宾馆举行的“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研讨会暨欢聚会”，与会代表有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在内的来自国内外的各级领导、嘉宾及学者200多人。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主持，费老作中心发言，谈了自己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的体会。我随钱一舟等“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课题组人员一起莅会，再一次见到了费老。《江村——江镇》一书也在会上首发，费老一边举着此书，一边赞扬以钱一舟为首的课题组人员。面对此情此景，当时我心里真是甚为激动。
2005年4月24日，费老与世长辞，享年95岁。当时，我还是吴江政协委员，在翌年初的吴江政协全会上，我即提了一份建造费孝通纪念馆的提案。后来，费孝通纪念馆在开弦弓村建起来了，这当然是吴江市委、市政府正确决策的结果，但我想到自己也曾想到此举并参与过，则觉得颇为欣然。
费老长辞后，他访问江村也划上了句号，他从1936年夏天至2002年9月29日，共26次访问了开弦弓村。于是，我将第20访至第26访的材料予以补齐。2010年9月，在时任七都镇长王益冰和时任吴江文联主席俞前主席主持下，我与时任七都文体站站长沈金虎一起编著《七都》一书，遂将《费孝通二十六访江村》刊入了该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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